


有一种蝉，常年蛰伏在地下，不

吃不动地生存着，如同冬眠的动物。

它们苦苦等待十七年，似生还死，似

死还生，只为了等到第十七年的某一

时刻，破土而出，羽化成虫，然后在

一朝夕内交配产卵，接着便是死亡。

那些产下的卵，继续在地下苦苦

地等待十七年，等待另一个生命复苏

的机会。

十七年的等待，只为了短暂的一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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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安经常问我：“宝钏，你到底还要等多久呢？”

他这样问的时候，我自己也回答不出个所以然来。屈指算来，我已经

等了十八年了。

十八年的时光，比春愁更加漫长，比丝雨更加无奈。多少英俊的少年

在岁月之中逐渐老去，多少如花的容颜变得苍白。揽镜自照时，我看见自

己不再艳若桃李的面容。

“小安，我美吗？”这个问题近来被提起的次数越来越多。

小安总是很认真地审视着我的脸，很认真地审视，如同从来不曾见过

我，如同我只是一个陌生的路人。他看了半晌后，才会用一种审慎的令人

发笑的语气回答：“你很美，是我见过最美的女子。”

我知道他在骗我，我也许曾经很美，只是十八年寒窑的时光，美丽早

就消磨殆尽。可是我也从未揭穿过他的谎言，美丽也罢，丑陋也罢，这一

切都已经不再重要。

十八年的风花雪月，一切似乎过于匆忙。那些如水飞逝的时光乏善可

陈，我竟已完全记不得这十八年发生过的事情，好像这十八年不过是十八

天，甚至是十八个时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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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记得的便是我每日都会在武家坡前张望，希望可以看到平贵回来

的身影，只是每日都无功而返。除此之外，便是小安，他的晨昏定省，无

论风雨，从不间断。

十分偶然的时候，他会说：“宝钏，你到底是个没心肝的女子。”他

说这句话的次数并不多，十八年来，一共只说过三次。

我想，他是恨我的吧！恨得想杀死我。爱与恨本就是纠缠在一起，任

谁也分不清的。若是一切能重来……

若是一切能重来……

这是我与他都拒绝去想的问题，但是，若真的一切能够重新来过，我

又会如何选择？

说起来，我是先识得小安的，在那个寂寞飞雪的冬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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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子弟江湖老，红粉佳人两鬓斑，三姐不信菱花照，容颜不似彩楼

前。

梅花开的时候，天上的飞雪便有了灵魂。

我初次见到玳瑁是在大姐夫齐王李从检的宅第之中。

我承认，我自小就不能算是一个听话的好孩子。身为相爷的女儿，本

应该温柔贤淑，知书识理，琴棋书画、针黹女红，样样精通。

与普通的官家小姐相比，上面提到的种种技艺，我确实已全部精通。

不仅如此，我还能烧一手好菜，逢年过节之时，若遇上我心情大佳，便会

下厨去露上两手。

每次父亲母亲吃到我烧的菜，都会心花怒放，将我的种种不是，抛诸

脑后。

所谓种种不是，归根结底，不过是一条，就是我从来都不是一个娴雅

淑静的女子。从七岁开始，我便学会了从家中出逃。

那一年的雨季，雨下了几天几夜，还没有一丝放晴的迹象。我坐在檐

下看雨，手中的裙带绕了又绕，缠了又缠，变幻成了蝴蝶结、百花结、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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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结、连环结……我幽幽地叹了口气，轻轻一拉，结便松落，仍然是那条

一平如水的裙带。

百无聊赖四个字大概是对于我心情最贴切的描述。所谓大门不出，二

门不迈，几乎便是牢狱般的生活。名义上我是官家小姐，事实上不过是众

多丫环奴仆严密看管下的一个囚犯。

我也不知叹了多少回气，雨仍然淅淅沥沥地下着，难道是天神们遇

到了什么棘手的问题，因而无休止地哭泣，想要用泪水淹没整个尘世

吗？

我的小脑袋因为无聊而变得更加活跃，不知在东拉西扯地想些什么。

便在此时，我看见一个丫环蹑手蹑脚地爬上了不远处镂花的围墙。

许多年后，我仍然会想起那个不知姓名的丫环。她的蓦然出现也许便

是上天对我的一个启示，抑或只是宿命开的一个无聊的玩笑。若我那一天

不曾见到她，也许我的一生便会是另一番景象。

我仍然会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大家闺秀，压抑着满怀的蠢蠢欲动与不安

于室，最终嫁给一位门当户对的王孙公子，锦衣玉食地度过我平淡无奇却

华丽尊荣的余生。

也许会生几个小孩吧！到了年长之时，子孙满堂。那样的生活，是许

多人梦寐以求的幸福，只可惜，我却轻易地放弃了。

偶尔我也会想，那个丫环到底是否真的存在过？她或者只是我童年时

梦中的一个幻影，不过是我杜撰出来的角色。

我看着她轻巧地爬上围墙，镂花的墙壁助了她一臂之力。她站在围墙

上回首，若有所思地扫视着这片庭院，目光在雨丝之中深入浅出，最终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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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脸上。

她对着我微微一笑，笑意之中有说不尽的蛊惑与引诱。我便立刻飞奔

而去，完全不管淋漓尽致的雨水打湿了上等丝绸所制的衣裙。

我站在围墙下面抬首望着她，“你要去哪里？”

她伸手指了指墙外，“到外面去。”她那平平常常的“到外面去”四

个字，落在七岁的我耳中，却似是命运的谶语。到外面去，我感觉到自己

跃跃欲试的心情，如同洪水拍岸，到外面去……

我手足并用，爬上围墙。她在墙上咯咯地笑着，伸手扶着我。我看

见即便是在雨中也仍然人来人往的市集，她说：“看见了吗？那才是生

命。”

身后生活了七年的庭院，忽然变成了雨中一片黯淡无光的落叶。我们

从墙上跳了下去，重重地摔倒在泥泞的地面上。

我皱着眉坐起身，揉着有些疼痛的脚踝，但这个细节并没有影响我的

心情。我爬起来的时候，看见身上丝绸的衣裙沾满了泥泞。

“别怕！没有人是一尘不染的。”她说。

她拉着我的手在街道上跑过，路上撑着伞的行人都不由驻足观看。我

尖声笑着，用力踩着污泥。冰冷的雨水夹杂着泥水溅在我的身上，我却有

莫名的快意。

我们跑过了半座城市，然后她停了下来。“我要走了。”

我一下子感觉到失落，“你去哪里？”

她神秘地微笑，“我要去找心爱的人了。”

“心爱的人？”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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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离相府就是为了与他见面。我要跟着他离开这个地方，到一个新

的城市去，开始新生活。以后你都不会再见到我了。”

我怔怔地看着她，“相府的生活不好吗？”

她悠然笑笑，“相府的生活当然好，只是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再好的

生活也比不上与真心相爱的人在一起。只要能与他在一起，就算乞讨为

生，我也心甘情愿。”

她的背影消失在长安五月的丝雨中，如同从未出现过，仿佛是长安雨

季的一抹幻影。我抬头望向天空，所有的雨丝似乎正倾注在我一个人的身

上。我打了个冷战，垂头丧气地走回相府。

在丫环们的惊呼声中，我昏倒在地，并大病了一场。

那场病使我在床上躺了两个月之久，险些夭折。病愈之后，我如脱胎

换骨的精灵，眼中所见，脑中所想，无非是高墙外的世界。还有，那个丫

环临走时说的话：心爱的人！

从此以后，我爱上了逃家的滋味，隔三差五便会溜出相府。我在外逗

留的时日长短不一，有时是半天，有时是一天，有时是三天，最长的一

次，我在外流浪了半月之久。

那一次父亲出动了整个城的士兵寻找我，找到我的时候，我的首饰早

被小乞丐们抢光了，身上的衣服也破破烂烂。

母亲将我泡在浴盆里整整一日，她坐在我身边流泪不止。“宝钏，为

什么你就不能像你的两个姐姐？”

我赌咒发誓，我会重新做人，不再离家。但数日之后，便故态复萌。

其实不仅父亲母亲对我绝望，连我自己都沮丧不安，为什么我不能如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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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名副其实的官家小姐一样过着名副其实的官家小姐的生活？

这一日是上元节，我名正言顺地离开相府，拜访大姐金钏。

在齐王府的花园里，我看见那个身着绿衣、翩然起舞的女子。

雪纷纷扬扬地下着，满院的梅花都开了。暗香疏影里，那名女子赤足

站在雪地上。她腰间飞扬的裙带在大雪之中如同是一场午后的春梦。

我不由停下脚步，注视着她妖娆的舞姿。“她不冷吗？”我问身边的

大姐。

大姐脸上露出鄙夷与仇恨交织的神情，“那是个西凉女子，上一次战

事中被虏来长安的。这种蛮邦之人与禽兽无异，又怎么会觉得寒冷？”

我沉默，就算我再不敏感也能听出大姐语气中的嫉妒。那女子真美

丽，如同是大雪之中一朵绿色的梅花。

我们在暖阁之中围炉而坐时，仍然能够听到隐约可闻的丝竹声。只要

向窗外张望，就能看见那个寂寞而缥缈的女子。我注意到大姐夫的眼睛一

直停留在她的身上，无暇顾及身边任何一个人。

大姐却恍若不觉。身为贵族女子，必须学会一件事：所谓尊荣，便是

在适当的时候懂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拈酸吃醋那是市井泼妇所为，有教

养的女子皆不屑为之。男人三妻四妾，逢场作戏本是常事，更何况是公子

王孙。

有钱有势的人便难免诱惑太多，只要门面上能过得去，不要做得太难

看便可相安无事。

我趴在暖阁的窗台上目不转睛地看那女子，许是看的时间太长了，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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睛便有些酸痛起来。女子似乎也感觉到了我的目光，转向我微微一笑。

我如中魔法，那笑容与七岁之时墙头上的丫环如出一辙。我再次被蛊

惑，无论是七岁之时，或者是十七岁之时，我都无法抗拒。

那引诱或许并不是来自对方，或许来自我心底无法按捺的情绪。

我下意识地走出暖阁，她停下舞蹈，俯身拾起地上的一片梅花。

她的手莹白如玉，完全不像是一个西凉的女子。其实我并不知道西凉

的女子应该长成什么样子，只是本着中原人对于西凉人一贯的恐惧与鄙

视，认为西凉的女子应该长相丑陋，举止粗鲁。

她却完全不同。

她托着梅花的手如同某种珍贵的瓷器，细致光滑却冷清凄楚，完全不

带一丝热度。“我家乡的梅花开了，绚烂如同雪后的晚霞，可惜我再也看

不到了。”

我清楚地看见她眼底那一丝如烟妖娆的哀愁，在那个瞬间，我爱上了

一名女子，这个虏自西凉的官妓。

不仅我爱她，在那个飘雪的冬季，整个长安城上流社会的年轻男子都

无可救药地爱上了她那双雪地上苍白美丽的赤足。从她的足间流露出来的

死亡与哀伤令长安的男子如同沉迷于五石散般地不能自拔。

我的泪水扑簌簌地落了下来。她笑，用半透明的丝巾蒙住我的眼睛，

“雪看得太多就会这样。”

透过绿色的丝巾望出去，整个世界都被一层哀怨的绿色所笼罩。在那

以前，我是极痛恨绿色的，总觉得这是一个不三不四的颜色，温暖不若橘

红，雍容不若紫色，忧郁不若蓝色，素洁不若白色，总之便是一无可取。



玳瑁   011

但绿色于她，却是如此自然，自然到她似乎是为了绿色而生存。

她忽然望向院门，美丽在那个瞬间惊心动魄地绽放。

我从来不知一个女子会在一弹指的瞬间完全改变，只是因为她看见了

一个人。原来女子的美丽真是为了悦己者才存在。

我顺着她的目光望过去，便看见绿色的小安。

小安亦是个纨绔子弟，他是齐王李从检的幼弟楚王李从安。我并非第

一次见到他，事实上，在许多宫殿的宴会中，我与他都曾经擦肩而过。

但在此之前，我却从来不曾注意过他。直到那一天，隔着绿色的丝

巾，我看见他如同旭日东升的微笑。

十七岁的女孩子方才情窦初开，不知是早还是晚。许多贵族女子，终

其一生，都不懂得情为何物。相对于她们来说，我并不算晚的。

也许是因为玳瑁的寒冷，才让我感觉到了小安的温暖，自此后，这一

冷一暖便成了我纠结不去的宿命。

“你怎么在雪地里待着？”小安亲昵地拍着我的头顶，他从来没叫过

我的名字，从来就是“你、你”地称呼我。他比我年长八岁，当我还是一

个什么事都不懂的小女孩时，他便已经出落成英俊少年了。

在他的眼中，我大概永远是长不大的女孩子。

我拉下蒙在脸上的绿色丝巾，“她也在雪地里待着呢，而且她还没穿

鞋。”

小安低头看了看玳瑁赤裸的双足，“她和你不同。快进去吧！小心生

病。”

他把我推入暖阁，我不满意地看着小安与玳瑁默契于胸的微笑，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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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与我不同呢？既然她可以站在雪地里，我也一样可以。

我呆呆地看着小安与玳瑁携手走入后院，他们去做什么，不言而喻。

身为贵族的女子，早在幼年，便对性有了认知。

男人们总是拈花惹草，家中相貌秀美的丫环自然不会放过。我曾经屡

次撞破哥哥们的情事，甚至连我父亲都不能免俗。

不过谁都不曾深究过其中过错，不过是与一两个丫环有染罢了。丫环

本就不被当成人来对待，她们不过是主人家中的物品，与桌椅的区别，只

是丫环能说会动，桌椅不能罢了。

我咬着嘴唇，闷闷地注视着暖阁外的雪地。不断落下的大雪渐渐湮没

了雪地上的足印，无论是玳瑁赤裸的足印，或者是小安穿着官靴印下的足

印，最终都消逝在大雪之下。

天色渐暗，暖阁中的人们逐渐散去。华灯初上，是上元的节气，即便

是官家小姐也被允许出门。

我固执地注视着窗外的雪地，因为天色昏暗的原因，那炫目的雪光

便不再如同日间一般刺痛着我的眼睛。我的手里也仍然死死地攥着那块

绿色的丝巾，想到七岁时那名丫环说过的话：“看见了吗？那才是生

命”。

就在我终于想要放弃的时候，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我回首，玳瑁冰

冷的笑容便映入我的眼帘。

这个女子真是奇怪，就算是愉悦的笑，竟也能不带一丝热度。小安站

在她身后不远之处，宠溺地注视着我，“小丫头，怎么不出去看灯？你不

是最喜欢离家出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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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噘起嘴，这种语气让我心生不满，“我不小了，我已经十七岁

了。”

小安双眉微挑，仍然是调侃的语气，“十七岁了，变成大姑娘了。”

我咬了咬唇，愤愤地说：“我就要嫁人了，大姐十六岁就嫁给姐夫

了，二姐十七岁的时候也嫁人了。母亲说我今年就嫁人。”

小安哑然失笑，他不欲与我争论，揽住我的肩头，“走吧！去看灯

吧！”

他温暖的手落在我的肩上，我那些不知来历的僵硬与不满便忽然消弭

于无形。我在心里颓然叹了口气，为何我直到今天才第一次真正地注视小

安？难道是因为玳瑁吗？

我们在长安的街市上闲逛，自灯影下穿梭而过。尘世的喧嚣如同浮光

掠影，诡异之中带着某种命定的哀愁。

我沉默不语，小安便有一搭没一搭地逗我说话。

我们不知走过了多少条街，雪仍然无休止地下着，似要下到地老天

荒。

变故发生之时，我们三人坐在张一挑的汤圆摊子旁边吃汤圆。几名身

着皂衣的家丁排开众人走过来，其后跟着征西大将军杨鹏举。

夜晚的灯火映在他经年征战而风尘仆仆的沧桑面容上，却让我不寒而

栗。是死气，不祥之气，我停住了正在塞入口中的汤圆，有些错愕地注视

着他。

许久以后，我才相信，人欲死之前，灵魂或者已经先行离体而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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